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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眼是南粤土生土长的佳果，原产于我国南
方，分布于东南及西南数省，两广最多，福建、台
湾也有不少。亚洲南部和东南部也有栽培，但品
质较劣。在两千年前的汉代，沙田龙眼便作为珍
品向朝廷进贡。《汉书和帝记》有“旧南海（即今高
州沙田）献龙眼”的记述：“十里一置，五里一堠。
帝敕太宫，勿复受献”。在唐代，龙眼更是被列为
朝廷贡品。明代医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描
述：“资益以龙眼为良”“龙眼味甘，开胃健脾，补
脑益智”。据《茂名县志》记载：“高州沙田列汉南
海图经。”龙眼中的极品“储良广眼”，出自高州分
界储良村，母树仍存于村中。从 1983年起，由政
府扶持对该树进行保护和育苗繁殖。1990年广
东省龙眼单株评选，储良广眼获第一名。1992
年，储良广眼参加全国首届农业博览会展评，荣
获金牌。历年以来，茂名已种植了上百万亩的

“储良广眼”。举目所见，大小果园里的龙眼树，
多是该树子孙。有一年，我跟几个友人驱车去高
州采风的路上，我说茂名龙眼量大质优，居全球
之冠。车上有位广西籍的知名诗人反唇相讥，坚
称广西龙眼最好，否则龙眼怎么又叫桂圆？而广
西就简称桂。

龙眼品种甚多，珠三角所产以石硖为佳。清
代赵古农择《龙眼谱》记述：“粤之龙眼，当十叶为
第一，十叶之名，俗化作石硖，石与十音类，硖与
叶音似，其实此种则名十叶，盖凡龙眼叶或七片
八片一桠不等，而此则一桠不等，故因以别其种
也。”作为龙眼的狂热爱好者，我曾各买数斤，花
了一个下午，张开大口，细嚼慢咽，精心比较，石
硖固然不错，但我还是更喜欢储良。储良核小，
果肉肥厚通透，汁多无渣，清甜爽脆。而石硖果
肉略薄，甜味稍淡。南北水果之中，我最爱龙眼，
以前是，现在也是，我想今后仍是。

荔枝分布于我国南部、东南部和西南部，广
东和福建南部栽培最盛。亚洲东南部也有栽培，
非洲、美洲和大洋洲有引种的记录。贾祖璋的

《南州六月荔枝丹》讲述了荔枝的前世今生，是一
篇妙文。广东荔枝的品种有三月红、黑叶、妃子
笑、白糖罂、淮枝、桂味、挂绿、冰荔、尚书怀、仙进

奉、鸡嘴荔、糯米糍、凤凰荔、禾虾串等等。市面
上能随便买到的好荔枝，应以桂味及白糖罂最常
见。荔枝果肉半透明如凝脂，味极甘美，但不耐
储藏，《本草纲目》记载：“若离本枝，一日色变，三
日味变。则离支之名，又或取此义也”。现在有
了冷冻技术，可以保存略久，但终不如新鲜的好
吃。南方人奔赴乡间果园，现摘现吃，大快朵颐，
才是原汁原味。荔枝木材坚实，纹理雅致、耐腐，
为上等名材。而乡人多以荔枝干柴做烧鸡，风味
虽佳，却多少有点焚琴煮鹤之嫌。

茂名有四大古荔园，我去过茂南羊角禄段古
荔园和高州根子柏桥古荔园。其荔枝古树分属
多个品种，曾于历代进贡皇家的“妃子笑”就是其
一，有杜牧诗为证：“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
荔枝来”（苏轼诗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
岭南人”，说的当是罗浮山荔枝）。古荔园里，五
百年以上的荔枝树数以十计，有不少黑叶荔枝树
在千年以上。茂名还有一种较少见的荔枝禾虾
串（禾虾学名稻蝗，炒熟或烤熟了吃，乃乡村孩子
垂涎欲滴的美味）。禾虾串果实不仅挂在枝头
上，还结在树干上，果实浑圆、鲜红，一串串，一簇
簇，就像红葡萄或红樱桃，极富观赏性，深受画家
及摄影师的青睐。但因味道偏酸，产量又低，少
人栽种及存留，能见到的果树多在百年以上。

在我们村，没有什么比龙眼和荔枝这两种果
树更相似的了，它们肯定是近亲，就像人类和猴
子。龙眼树和荔枝树在枝干、树叶上彼此相似，
不是有经验的人，根本无法区分。它们的花朵
也相似，淡黄色、碎粒状，有点像芒果花，但没有
芒果花的浓郁香气。作为花朵，实在是太朴素
了。然而，花朵里头隐含着不简单的能量，向来
受蜜蜂宠爱。在岭南，荔枝蜜是上佳蜂蜜。在
南方，此二物向来是最名贵的水果。龙眼肉制
成的元肉，既是滋补之佳品，亦是《本草纲目》记
载的良药，价格尤在荔枝干果之上。即使在结
果时，它们仍保持了一贯的相似性，淡黄色的小
果，表面上分布着粒状物，凸凹不平，貌不惊人，
堪称是水果家族的丑小鸭，却会在夏天或初秋变
成白天鹅。

荔枝开花、结果的时间比龙眼要早（早晚视
品种及地域不同），成熟期亦相应隔开，这是上天
对人们的眷顾，也是对它们的关照，以免两虎相
斗。这两种水果，受欢迎的程度因人而异，难分
伯仲。我们村的荔枝在年底开花，花期长达三五
十天，等荔枝花凋谢而结出小果时，龙眼开花
了。当果实膨大及接近成熟时，两者才清晰地区
分。一棵成熟的荔枝树仿佛挂满了红色的小灯，
或跳跃着一簇簇火苗。我这样说不仅是要强调
荔枝果的表面色彩，同时强调荔枝肉里隐藏的火
焰，能将人烧伤。“一颗荔枝三把火”，这是南方人
说的上火，荔枝甜美可口，却不宜多吃。吃时蘸
点盐水，有利于去火，但作用不大。上火的人，只
好去煲凉茶饮服，或用“瓜咸”（蒲瓜切片晒干腌
制而成的咸菜）或黄瓜干煲粥食用，亦颇见疗
效。一树成熟的荔枝显得太张扬，太激动。每一
只荔枝果都像心形的火焰，跟跳动的烛火何其相
似。而果子成熟的龙眼树就很沉得住气，果实表
面布满了颗粒，果实颜色似比绿叶更显低调，颜
色更淡而呈青黄色，而得以从叶丛间区分。龙眼
果呈椭圆形而近似圆球，可能是水果家族中接近
于地球形状而最为细小者。通常，龙眼果不怎么
会上火。

父亲说，过去村庄的空地、村巷处及山野上，
到处都是荔枝龙眼树，不乏名贵品种。但荔枝不
能充饥，亦无人晒荔枝干果，只好任其坠地而腐
烂。荔枝核还有一个用途，乃是孩子们做旋转游
戏如扦转及陀螺的玩具。

村子里有一种叫“火山枝”的荔枝，熟后颜色
青黄，酸涩无比，无人问津。相较而言，龙眼果自
古至今，均大受欢迎，尤其是制作元肉，可储藏数
年，在饥馑年代算是奢侈的滋补品，较之于“荔枝
核糕”，有天壤之别。村庄里的龙眼树也有好几
种，却不若荔枝那么容易区分，形状、颜色均大同
小异。只能从果肉厚薄、汁液多寡、果核大小、甜
味浓淡等细微处区分，“广眼”和“鸡眼”则处于好
坏的两极。“鸡眼”颗粒细小、肉薄味寡；而广眼则
反之，是龙眼果中的佳品，制作元肉时，亦多以此
为原料。

信宜城区变化日新月异，随着现代机械的轰鸣声，高
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玉都新区精心打造了体育
公园、山水公园、中轴广场等多个休闲娱乐的好地方，极大
提升了城区市民的幸福感。不过，在体验城区的现代化魅
力之余，我时不时会驱车前往窦州古城走走，为的是感受
千年古城的气息。

窦州古城位于信宜市镇隆镇八坊村，始建于唐武德四
年（公元 621年），已在此矗立了 1400余年。古城得名于一
个自然奇观——镇隆东江、西江交汇处的罗窦洞。《读史方
舆纪要》记载：“县南一里有罗窦洞，长石贯岸，秋冬潦尽，
水石下窦出”。秋冬水位下降时，水石从洞中流出，古人便
以“窦”字赋予此地灵动的生命意象。据考证，窦州古城的
中轴线与地理子午线精确重合，体现古城“中轴五行八卦”
的规划体系。中轴线上，圣殿、棂星门、文明门、文笔塔依
次排列；五大城门与八座牌坊构成五行八卦之势。古城规
划将天文地理与人文建筑完美融合，展现了规建者非凡的
智慧。据相关史料记载，窦州古城科学规建者是著名的唐
朝国师杨筠松。唐大和八年（834）三月初八，这位先知出生
于信宜窦州古城的一户大院，他潜心研究人居地理之术，17
岁登科及第，随即步入仕途，至唐僖宗时任国师，掌管灵台
地理事。信宜窦州古城，也是杨筠松运用地理学进行科学
规建的成果之一，竟然与中国北京故宫有惊人的相似：建
筑中轴线为子午线，并成为享誉千年的古建筑。后为纪念
杨筠松的功绩，古城内建有杨筠松纪念馆。

漫行于此，这座矗立在粤西群山褶皱里的古城，目之
所及，正用历经岁月的古树、饱经风霜的古建筑静静地诉
说着窦州的千年往事。

古城的广场入口处，高高挺立着一座牌坊。广场前
方，一池新绿直入眼帘，这是荷池。荷叶像无数把翡翠伞

面，挨挨挤挤地铺满大半个池塘，将水面遮得密不透风。
夏日观荷，最是相宜，荷花清新雅丽，摇曳于荷叶之间，令
人心境宁静。池边柳树，柳枝绿意正盛，随风起舞，姿态曼
妙，与池塘里清香的荷花相护相连，恍惚间竟与清代《窦江
竹枝词》里“荷风送香过短墙”的意境相近。

坊间传言，这方荷池为古时有学识之士为教化民风，
在此凿池种荷，取“出淤泥而不染”之意。如今池畔生机
盎然，荷花清丽，间中还有雀鸟掠过水面，翅膀剪开满池倒
影，水中的游鱼倏忽摆尾，这幅动人的景色图，惹得游人醉
心不已，为这千年古城添了几分活泼的气象。

越过广场，文明门“红楼”映入眼帘。这座30多米高的
仿宫殿楼台式建筑，雄伟壮观，红墙绿瓦，飞檐翘角，鼓磴
式柱础和抬梁式屋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因直向学宫，取

“青云路上构杰阁，献奇纳秀开文明”之意，故又称文明
阁。红楼与门前的古树，共同见证了古城的沧桑岁月。穿
过拱门，可见棂星门和大成殿的方向。

走进窦州古城，最震撼的莫过于那绵延成片的古书院
群。据信宜县志记载，鼎盛时期城内曾聚集 19所书院、12
间公祠、7间公馆，以及文明门（红楼）、学宫（大洪国王宫旧
址）等一批具有历史意义和文物价值的古建筑，形成了岭
南地区罕见的古建筑群落。

这些书院以学宫为中心，绵延地分布在古城各处。从
明代的窦江书院、观化书院、观川书院，到清代的凤岗书
院、同春书院、养正书院，再到民国的简斋书院、藜照书院，
窦州古城可谓处处浸染着书香墨韵。

而这片书院带来的文教成就令人惊叹。翻阅信宜县
志可知，仅明清两代，窦州就培养出进士10人、举人70人、
贡生343人。其中李宜相、李宜昌“兄弟同榜进士”的佳话，
至今传颂。

走过书院群落，阳光穿过书院的雕花木窗，在泛黄的
书籍上投下耀眼的光斑，那些蝇头小楷忽然活了过来，化
作弦歌不辍的文脉，在时光长河里静静流淌。

在古城中轴线的最北端，学宫大成殿巍然矗立——面
宽 15米，进深 14米，八条大铁梭木圆柱犹如生铁浇铸般撑
起庞大的抬梁屋架。这座始建于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
的建筑群，这里也是太平天国时期大洪国王宫的遗址。岁
月的风穿过学宫斑驳的宫墙，以及石柱间的缝隙，发出呜
咽般的声响，仿佛在诉说着当年的风云变幻，世事沧桑。
行走于此，忽然明白，这些斑驳的墙体砖瓦从来不是历史
的终点，而是信宜人在风雨中前行的路标。

夕阳西下时，我站在八坊广场上回望。落日的余晖映
射在红楼上，霞光瑞和，与广场上的古树相映成趣。穿城
而过的窦江像一条绸带，一头系着窦州的千年往事，一头
连着新城区摩天大楼间的车水马龙。

离开古城时，八坊广场已是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回
到新区，华灯初上，绚丽多彩，尽显繁华，此时的古城与
新区像一幅正在展开的画卷，上面书写着：来日方长，未来
可期。

千年窦州古城
■杨端雄

鲎，渔民及海边人对它再熟识不过了。
鲎的外形独特而奇异，宛如一个身披铠甲的武士。

那坚硬的外壳，不仅是它抵御外界侵害的坚固壁垒，更是
岁月镌刻下的独特印记。仔细端详，它那如铜铃般的眼
睛，虽透着古朴与沧桑，却又仿佛藏着海洋深处无尽的秘
密。最令人称奇的，莫过于它那流淌着蓝色血液的身
躯。据科学研究发现，鲎的血液中富含铜离子，当与氧气
结合时，便呈现出神秘而深邃的蓝色，这独特的蓝色血
液，宛如大海馈赠的神秘宝藏，不仅是它生命延续的独特
密码，更是现代医学抗癌研究领域的珍贵资源，从中提取
的抗癌物质，为无数在病痛中挣扎的生命带来了希望的
曙光。

1995年在湛江举行的一个全国食品博览会中，湛江海
洋研究院就有个鲎提取防癌物质的科技研讨讲座，我在讲
座中听取了该院在鲎血中提取防癌物质的实验报告，感觉
到了鲎对人们健康有着意想不到的宝贵贡献。

我们要知道，鲎，不是一般的海洋生物。它是来自中

生代的远古遗民，曾与称霸陆地的恐龙同一时代，见证着地
球古老而神秘的过往。历经无数次的地质变迁、气候更迭，
恐龙早已成为化石，深埋于历史的尘埃之中，而鲎却凭借着
顽强的生命力，奇迹般地延续至今，成为生物进化史上的

“活化石”，这不得不令人惊叹生命的坚韧与奇妙。
在我家乡博贺港，鲎，以前作为地方特色小吃，令人趋

之若鹜，先吃为快。煲鲎粥，吃鲎卵，是大排档乃至大酒店
推出的时尚特色食品。人们吃鲎，不仅是馋于美味，更有一
种说法，经常食鲎，会预防生疮生痈，它有着凉血去毒的神
奇功效。于是，在袅袅炊烟中，鲎被用来煲粥煲汤，那独特
的鲜美滋味，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味蕾，更承载着海边人家浓
浓的生活气息与对健康的质朴追求。

由于鲎的美味和疗效，那些年间，不少人宁愿驱车百
里，也要来博贺吃鲎。鲎虽为美食，但一般人不会烹饪，只
有渔民或海边人才会做得好吃。

鲎有一个生活习性，它出入必是成双成对的，一雌一
雄，永不分离，被誉为“水下鸳鸯”。相传如拆散它们，两者
都活不了，如捉去一个，那么两个都得死，棒打鸳鸯，似乎太

过“残忍”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度的捕捞和生态环境的恶化，让鲎

的生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曾经在海洋中自在游
弋的它们，数量急剧减少，如今已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这不仅是对鲎这一珍稀物种的
呵护，更是我们对大自然的敬畏。从曾经餐桌上的美味，到
如今重点保护的对象，鲎的命运转变，也为我们敲响了警
钟：人类的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是如此巨大，每一个物种的
生存都与我们息息相关。

现在，鲎被保护起来，不止于博贺，包括其他地方整个
水产市场都见不到鲎了。捉鲎、卖鲎、吃鲎，都要被处罚，甚
至坐牢，酒家食客都不会去触碰法律红线。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每一个生命都有着其独特的价
值与意义，它们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和谐共生的生态系
统。我们不能仅仅从人类自身的利益出发，去过度索取甚
至肆意破坏。就像鲎，它不仅仅是一种生物，也不仅仅是抗
癌研究的资源，它更是地球生命演化历程的见证者，是大自
然生态平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当我们追求科技进步的时候，更应时刻牢记尊重自
然、保护自然。因为，保护这些珍贵的生物，就是在保护
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就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未
来。让我们携手共进，为这些古老而珍贵的生命，留下
一片自由、安宁的生存空间，让它们在岁月的长河中，继续
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

鲎
■李伟立

立秋一到，风就有了骨头，阳光也
收起了盛夏的喧哗。中国人言秋，从不
直呼其名，正如古人相见必先拱手作
揖，对季节亦怀此般温雅。那些散落在
诗词典籍里秋的雅称如文人案头的一
方古砚，墨香里沉淀着千年智慧，每一
次研磨都能浮现出不同层次的意蕴。

“白藏”二字最见古人观察之精
微。《尔雅》有云：“秋为白藏。”按五行之
说，秋属金，其色白；又值百谷成熟，农
人藏粮越冬之时。南朝梁昭明太子萧
统在《玄圃讲》中写道：“白藏气已暮，
玄英序方及”，将四季更替比作一卷徐
徐展开的竹简，白藏与玄英（冬季）的交
接处，墨迹尤见风骨。白藏，是中国人
的收与守：盛夏的锋芒被轻轻插回刀
鞘，亮度不降，锋利仍在，只是安静地向
内，像成熟的人把光收在眉目里。

“金素”之名，则显出另一番气象。
谢灵运在《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
发都》中写道：“述职期阑暑，理棹变金
素。”金为秋之性，素为秋之色。金与素
的结合，恰如秋本身的两面性，既有稻
浪翻滚的丰饶，也有草木摇落的萧瑟。
古人用一个词语就抓住了秋的精魂，这
种语言的凝练与意象的丰富，今人已难
企及。我们常说“金秋”，却不知少了

“素”字，便失了秋的淡远意境。北宋欧
阳修《秋声赋》中“其色惨淡，烟霏云敛；
其容清明，天高日晶”的描写，正是对

“金素”二字最生动的注解。
若论音韵之美，当推“素商”为最。

古人以五音配四季，商音属秋，《礼记·
月令》载“孟秋之月，其音商”。元代马
祖常吟咏：“素商凄清扬微风，草根知秋
有鸣蛩。”，让人仿佛听见编钟磬鼓在秋
空下回荡，远处又飘来蛩虫断断续续的
低唱，清冷幽深，仿佛正与天地间那看
不见的肃杀之气应和。商调乐曲多悲
凉慷慨，正合秋日气象。犹记自己曾在
姑苏城听评弹，艺人指尖拨动三弦，唱
腔忽转高亢，窗外片片梧桐叶落，那一
刻突然懂得，为何古人要将听觉与季节
相通，原来秋声从来不只是风吹叶响，
而是天地间自有无声的音律。

秋高气爽，古人遂又呼其为“爽
节”，谢朓有诗曰：“渊情协爽节，咏言兴
德音”。所谓爽，非仅凉快，而是气脉舒
张，云气透明。城里的人在立秋后也愿
走出屋子，让目光越过楼宇，越过霓虹，
投向一处更远的明净。若是秋日能去
登高就更好了，展开双手伫立在山巅，
仿佛尘俗杂虑尽被这浩荡清气荡涤一
空，唯余神思与天地之气同频共振。我
好喜欢秋天啊，好像秋风一起，许多操
心的事忽然找到可以安放的地方，而心
里就像被一阵清风吹过，荆棘倒伏，路
径自明。

古人尤爱数九，“九和”的说法里，
透出对天地秩序的信任。九为成数，秋
属金且气和，《管子·幼官》云：“九和时
节，君服白色，味辛味，听商音。”衣、食、
乐皆从调和出发。礼，未必是约束，更
多是保护。人在礼的秩序里不再鲁莽，
知道什么该取、该弃，知道如何把热情
安置为稳定的火，把锋芒安置为守望的
光。

抬头望天，便是“九旻”。《尔雅》释
秋为旻天，旻者高而远。“海鲸乘扶摇，
激水腾九旻”，刘基的笔下，秋天的天穹
像一面无尘的镜，照见世事的弧线。城
市高楼间，那一方秋空也足够把人从琐
碎提出，让人明白：个人的忧喜，在这旷
远的天幕下不过花开花落。

到秋末，“霜日”来临。霜不是冷酷
的判词，而是季节的书法。李商隐说

“霜日曝衣轻”，人们把衣物拿到阳光
下，晾晒过去一季的湿气。霜能肃杀，
也能成全，它让花败，也让果熟，让人学
会在温良与坚忍之间站稳脚跟。经历
过几场霜的人，眉眼会更温柔，因为他
们知道风有多硬，光有多暖。

当然，提起秋，最忘不掉“清秋”。
“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李贺的马
蹄掠过高天净水，留下一串清响。清秋
之清，不仅是空气的洗涤，更是阅历的
澄澈。杜甫云：“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
长江滚滚来。”人在极清之境，反而看见
时间的长河，与个体的渺小，便更懂得
珍惜每一粒被秋光照亮的尘埃。

循着这八个秋的雅称，我们不止认
得一季的颜色，更触及了宇宙观：金气
内敛，五音相生，礼法以和，天道以清。
古人给秋命名，其实是在为人心立标。
在日益加速的生活里，我们仍可用这些
旧名安顿自己：以“白藏”自守，知收敛；
以“金素”自简，去虚饰；以“素商”自省，
辨嘈杂；以“爽节”自开，拓胸襟；以“九
和”自调，求中和；以“九旻”自望，养旷
达；以“霜日”自砺，练筋骨；以“清秋”自
澄，见本真。

季节的更迭，最终都要回到人的命
运上。立秋不是一枚节气牌子，它是自
然给我们的作息表，是一封从古抄到今
的信。我们握着它，不必急于抒情，也
不必匆忙奔赴，只要在这清而不寒、凉
而不薄的时段里，把仓廪装满，把内心
照亮。等到又一场风起，愿我们都能像
古人那样，给世界一个温柔的名字，也
给自己一个从容的秋。

秋的雅称
■房小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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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明

茂名日报社
全媒体记者
岑稳 摄

储良龙眼储良龙眼 荔枝古树挂果累累荔枝古树挂果累累

窦州古城文明楼。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岑稳摄


